
公 司 简 介

名 称

深

公司的全称叫“我们创意广告公司”。

公司里的人出去和人谈广告，总得说：我们是“我们创意广

告公司”的，绕口令似的。

这绕口令似的名称是总经理麦天德的杰作。

莫名其妙

他很自鸣得意，每当人们对他的公司表示不解时，他总会眯

起单眼皮的小眼睛说：有什么奇怪的？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他

随手拿起一只红蓝铅笔，疑问 关注情绪

企业形象。他飞快地在纸上画出这些字眼，然后敲打刻记忆

着纸张，纸张发出嚓嚓的响声。他继续用小眼睛瞄着你，一副矜

持的样子，那意思是你再不明白我可就没办法了。他喜欢用笔辅

助语言。特别喜欢用红蓝铅笔，他说这种笔使人头脑清醒，线条

明晰。他经常将一些混杂着各种符号和线条的语句画给人看，字

是很潇洒的。

他给自己公司拟的广告语是：我们为您创意未来。这条标语

似的广告词出现在我们那座城市的许多醒目的地方，很有气势

（可以不加掩饰地说，我来到这个公司也多多少少受了那条广告

词的蛊惑和感染，这是后话了）。据业务员小丁讲，麦总年轻的

时候有过当诗人的梦想，他那时候最崇拜和喜欢的是一本不公开

发行的诗刊，诗刊的名字就叫《我们》。麦总说，他喜欢这个名



字赤裸裸的主观色彩。麦总说，这就是广告效应，强大的刺激性

和冲击力，让你不得不接受。

麦总是很现代、很有才华的，小丁说。

我们暂且不听小丁评价麦总，我们还是回到公司的名称上

来。

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麦天德的想法的。他这个名字

刚一诞生就受到了阻碍。

搞什么名堂哦？工商局企业登记处的老张鼓突着眼睛说，同

时把办营业执照的申请表从窗口扔了出来。

麦天德莫名其妙：怎么了？

鼓突着眼睛的老张说：什么怎么了，起名就好好起嘛，这么

严肃的事情也开得玩笑？

这时候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麦天德可能因为天气也可能因

为别的什么，头上就开始冒出细密的汗珠，他赶紧眯起小眼睛解

释：张大哥，我这可不是随便起的，我这是找人算过的。您要是

不让我用，我那钱可就白花了。

不行不行。鼓突着眼睛的老张不再听他罗嗦。下一个。老张

说。

麦天德垂头丧气地往外走，意外地碰上一个熟人，熟人穿着

工商局的制服让他小眼睛一亮。

他上前擂了那人一拳，那人被擂得愣眉愣眼，随即笑了：老

麦呀。

他们先是唠了点别的。后来那人问麦天德来干什么，麦天德

顺理成章地说到这件事。

那人说：好办。你交给我吧。明天来取。

那人爽快地接过申请表，走进工商局的大门。麦天德立刻觉

得阳光灿烂，心花怒放。他想到了好人一生平安什么的，眯着小

眼睛瞅着过路人傻乎乎地笑，笑得过路人毛骨悚然，纷纷闪避开

去。



总 经 理

麦天德根本就没去理会路人怎么想，他冲空中有力地挥了一

拳：成功了，我的第一个创意成功了！

第二天他果然领到了营业执照，执照上的名称就是我们现在

知道的：我们创意广告公司。

一个绕口令似的名称。

总经理即麦总麦天德。

总经理现在一定正惬意地靠在沙发转椅上沉思。麦天德是个

很有激情、很有创造精神的人。

多家广告公照理说，在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有

家广告公司已经不算少了，可麦天德还是勇敢地办起了第

司。他原来在一家报社当记者，社会联系比较广泛，但他一直盘

算着干点别的。他看见别人大把大把地挣钱就有些难受，我麦天

德凭什么受穷？他总是这样想。这样想的结果就使他愈加心理不

平衡。

但一直没下决心。

你必须自己干。后来，一位社会上的朋友对他说。

朋友是干买卖的，开一家装潢公司。两年前，朋友来的时候

总是垂头丧气，一口一个累死了累死了。那样子让麦天德觉得做

买卖简直和下地狱差不多。一年下来，朋友就不怎么喊累了，那

时候朋友整天骑着一台红白相间的本田摩托，撅着屁股在大街上

狗一样地窜来窜去。

四万多块。朋友拍着摩托的皮座对麦天德说。

麦天德眯着小眼打量着朋友，朋友拎着头盔大咧咧地劈着

腿，一副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

麦天德就觉出了金钱的魔力。两年前这个窝窝囊囊走投无

路的家伙，见他时规规矩矩、低三下四的，如今已被钱武装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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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得不知天高地厚了。

麦天德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了。

当他把自己的辞职申请放到头发花白的总编面前时，头发花

白的总编有些惊讶：咦？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打算？

总编爱抚和惋惜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射在麦天德的脸

上。

总编说：你要好好想想。

总编又说：你很有前途，最近机构改革，我们打算对各部室

调整一下。总编突然问：你快四十了吧？

麦天德没想到总编会关心到他的年龄，下贱地说：快了，快

四十了。

麦天德觉得一到总编面前他就变得十分卑微和下贱。

总编说：你看你看，都快四十的人了我们还没帮你改善住

房，这是我的失职。

总编最后关切地说：你这样的年龄已经不是到社会上闯荡的

年龄了，你要三思而行。当然，话又说回来，你坚持要走，我也

留不住。

麦天德颇有些感动，那一刻他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后来，他和一同进报社的老杜唠起这件事，老杜极深邃地看

了他一眼。

幼稚。老杜说。

麦天德不解地瞅着老杜。

老杜扶了扶眼镜说：这次机构改革干部指数只能减少，你怎

么能相信那老家伙的话？他向来这样许愿的。

麦天德听老杜称总编为那老家伙时很不舒服，但老杜忿忿的

样子让他想到了许多东西。

麦天德就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种感觉直到辞职一年后

他又见到头发花白的总编时才有所释然。

那天，麦天德从菜市场路过，他看见总编居然蹲在那儿与一



个小贩讨价还价。

他是带着一种报复的心理凑过去的。

总编，您也亲自买菜？他把亲自两个字强调了一下。

头发花白的总编见是他，有些尴尬：哦哦，是你呀小麦。

总编说：挺好吧？

麦天德说：挺好挺好。您老也挺好吧？

总编也说：挺好挺好。

麦天德又说：机构改革怎么样了？

他同时别有用心地瞅着头发花白的总编。

总编并没有注意他的表情。总编说：你们那茬人除了老杜，

都提起来了。你要是不走，自然也在内。但你去发财也不是坏

事。

麦天德有些愣怔。

这时候，菜场里的人川流不息，不时有人碰撞着他们。整个

菜市场内散发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头发花白的总编说：小杜这告那告的，他有些不务正业，生

活上又不检点，总和一些女人来往，大家有反映的，家里也来闹

过两次。我知道他对我很有想法。

头发花白的总编有些黯然神伤的意思。

麦天德顿觉对不住总编，连忙蹲下给总编乱装了一气蔬菜，

然后推着总编说：走吧走吧，我算账。

他一直看着总编那花白的头发消失在人群里，心里极为怅

然。

操你妈呀，老杜。他在心里大骂一句，从此，便更加全身心

地投入自己的事业之中。

副总经理廖论

副总经理是一男一女，男经理就是廖论。此人毕业于北京大



学中文系，年纪轻轻却极有城府。他不愿开口的样子，常常让人

错误地以为他很愚讷，可他一旦盯上了哪家客户，那种死磨烂缠

的劲儿让客户最后不得不接受他的想法。

廖论是招聘进来的。前来应聘那天，他穿著笔挺，一副西装

革履的派头，故意做作地坐在考场的前排椅子上。

麦天德起初并没注意他。前来应试的有几十个人，都是像模

像样的大学生，麦天德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去注意这个叫廖论的

人。

自我陈述时，廖论的文质彬彬和慢条斯理吸引了他。

如果让你去谈一项广告业务，你认为促使其成功的因素有哪

些？麦天德问，他想难为一下这个戴眼镜的小伙子。

廖论昂起头想了想，开始背书般地慢条斯理：我认为这个问

题应该考虑这样几个因素。首先，你必须了解和熟悉客户产品的

市场情况；其次你要详尽介绍可能引起客户兴趣的媒介情况；第

三呢，他眨巴眨巴眼睛，那就是广告人工作的态度和起决定作用

的策划构想。实际上我认为，他说，最具实际的还是具有创造性

又符合客户产品实际的策划构想。

假如你是个广告主，你最挑剔广告业务员什么？麦天德又

问。

业务素质和服务态度。廖论不加思索地说。

其实回答准确与否并不重要。麦天德看重的是实效。他已经

感觉到这个文质彬彬的家伙身上所具有的潜力。

麦天德用红蓝铅笔在廖论的名字下面画了重重两横，然后，

用笔的另一头敲打着桌子。熟悉麦天德的人知道，这是麦天德惬

意时的特有动作。

廖论上任后第一件事就干得极为漂亮。这件事就是：我们创

意广告作品大奖赛。

他首先找了几家客户做赞助商和被创意单位，然后又联合几

家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广告公司联合开展创意设计。最后以市广



钱，甚至还赔了

告协会的名义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尽管实际上真正参与的广告公司寥寥无几，但由于赛前大造

声势，开展了强烈广告攻势，使得颁奖晚会搞得十分引人注目。

电视台还做了现场直播。主管文教的副市长也到会讲了话。

廖论一炮打响，由此大出风头。

麦天德对廖论的这一策划很满意，尽管这次活动根本没赚着

多元钱，但其社会效益是明显的。“我们创

意广告公司”后来居上，显然有点统领全市广告公司的意思。同

时也把被创意的企业全部交成挚友，那些厂长、经理也是感情动

物，冲他们要点钱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好日子当然在后头呢。

小廖，干得不错。麦天德赞赏的目光掠过小廖时，小廖的下

巴略略上扬，这构成了廖论后来在许多公众场合的一个显著特

征：绷紧而上扬的下巴。

他这个特征成了麦天德后来最憎恶的特征。

廖论精于策划的特点在几次大的广告策划中都得到了完美的

体现，甚至连麦天德都觉得自愧弗如。他开始不断地给这个下巴

开始上扬的家伙加薪。他以一种最愚蠢的方式鼓励着廖论，他以

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廖论。

在一个秋天的中午，麦天德因为赶写一个电视广告脚本错过

了午饭时间，就打算泡一碗方便面。路过小廖的屋，门正开着，

他听见小廖在打电话。

其实他已经过去了，是廖论的一句话使他又返回来停在门

口 。

我迟早要自己干的，你等着瞧吧！廖论对着电话阴森森地

说。

麦天德立刻有些发冷，走廊里其实一点风都没有，他知道这

股阴风来自何处。他走回办公室后，脑袋里还爆炸似地回响着那

句话：我迟早要自己干的，你等着瞧吧！

他觉出自己小觑了这个下巴开始上扬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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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毕竟还是老的辣，麦天德开始不动声色地遏制廖论。他公

开地把一些任务安排给主管人事和财务的副总经理杨虹，对廖论

的一些建议和设想开始置之不理。

那个下巴上扬的家伙在遭受多次冷落和打击之后，终于沉不

住气了。他推开麦天德办公室的门，低垂着下巴说：麦总，您是

不是对我这段时间的工作不满意？

麦天德装傻充愣地说：怎么了？

低垂着下巴的廖论说：你可能听谁说我什么了吧？麦天德

说：没有没有。你不是干得挺好吗？麦天德走过去拍拍他的肩：

好好干吧！廖论像狗似的点着头，一副可怜相。麦天德望着廖论

垂头丧气的背影，无声地笑了。’

廖论又开始恢复他的工作热情，但他变得乖巧和客气多了，

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前后判若两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麦天德笑得早了点，那个开始低下下巴的

家伙实际上另有所图。

廖论在半年以后携款逃往深圳。麦天德刚听到消息时气得火

冒三丈，叫嚷着要找廖论算账，后来不知为什么也就无声无息

了。廖论一共拿走四万多块钱。麦天德可能是念及他毕竟为公司

最初的兴盛和发展尽了力，也就没去报案，事情不了了之。

后来传回来的消息说，那家伙在深圳混得不错。

有一次麦天德去深圳出差，刚下飞机，就有人上来问话：麦

天德先生吗？

麦天德有些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那人客气地对他说：我来

接您，车在那边。

麦天德更加疑惑：谁让你来接的？

廖董事长。来人说。

哪个廖董事长？他不知好歹地问。

于是，麦天德听到了那个曾经令他牙根紧咬的名字：廖论。



副总经理杨虹

麦天德第一眼看到杨虹时，印象不算太好。这是一个极其普

通的女人，相貌平平，身段一般，甚至还有点蒜头鼻子。

猪样！麦天德有一次同她开玩笑时这样说。他的这种直感恰

恰来自对她的第一印象。

他没有理由不要杨虹，杨虹是主管商标广告的那位工商局副

局长的女儿。那位副局长当时唉声叹气地对他说：我这个女儿随

便惯了，快三十了连个对象还没有。本来在图书馆干得好好的，

她却说是和死人打交道差不多，偏要让我帮她找个富于创造性的

工作。我想我只好把她托付给你了。

麦天德说：没问题，明天领来看看能干点啥。

副局长贴着他耳朵说：她可是挺怪的。

麦天德笑了笑，送局长出了门。

一连几天那个叫杨虹的居然没来。在麦天德差不多有点忘了

的时候，那个杨虹出现了。

那天天挺热，麦天德正为进影视设备的钱款苦恼，一个蒜头

鼻子的女孩旁若无人地走了进来。

哪位是麦经理？她问。眼睛傲慢而平静地盯着麦天德。

麦天德被这种目光盯得有点慌乱：我就是。

我叫杨虹。她说。哦，你好。麦天德表现出了热情。他拉过

一把椅子让杨虹坐下，并喊人为其倒水。

让我干什么？她问。

我还没有想好。麦天德挠挠头发，他确实没有想好，因为他

根本就没有想。于是，他问了一句最为愚蠢的话：你想干什么？

杨虹又盯视了他一下：这么说你还没有打算。我特意晚几天

来就是想给你点机会，现在你让我选择可别后悔。

我不后悔，你说吧，你想干什么？麦天德已经开始对这个长



出，

着蒜头鼻子的姑娘有点好感了。

杨虹一字一句地说：当经理。

麦天德觉得有点荒唐可笑，他禁不住笑了笑。

你笑什么？我可不是开玩笑。杨虹说，我还知道你现在急需

二十万块钱，我拿它当做条件跟你谈我的工作不算过分吧？我不

会让你觉得我仅凭着父亲的关系来的，不先做出点贡献我是绝不

会进你们公司的。

麦天德简直有些不知所措，事情发展得太出乎意料了：你怎

么知道公司急着用钱？

杨虹轻轻一笑：这有什么奇怪的，调查呗。我家老爷子没跟

你说过我这个人办事喜欢先斩后奏么？

麦天德想起那位副局长的话，这个女人确实有点怪，这么又

丑又怪的人，难怪嫁不出去呢。他对她的这番狂言没怎么往心里

去，现在随便说大话的人遍地都是，这样的人今后也很难驾驭，

莫不如顺水推舟答应了她，也为自己日后拒绝那位局长找到一个

合理的借口。

他笑了笑说：好，既然你有这样的能力，我就答应你。

杨虹站起身来同他握握手：你这人挺爽快，大丈夫一言即

马难追，但愿我们第一次合作愉快。

不待麦天德有何反应，她背起兜子噔噔下楼去了。

麦天德半天没回过神来。

这个女人，他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可能遇到了一个疯子。

三天后的早晨，当他站在窗口前看见那女人走进楼里的时

候，他甚至有一种想要逃走的感觉。他以为她不可能弄到那样一

笔钱。

然而，他错了。

杨虹进屋后把那个沉甸甸的包儿放下，她气喘吁吁地说：一

半现金，一半支票。这么多钱，吓死我了。我总觉得有人在后面

跟着我。



麦天德心里“妈呀”一下子，这女人不仅说到做到，胆子也

真够大的了，居然敢拎着十万元现金走在大街上？

他立刻心悦诚服。他知道自己的广告公司又多了个顶梁柱，

一个敢说敢干、敢作敢为的女人。

麦天德不得不对杨虹刮目相看了，那天中午，他高兴地请杨

虹到西正园酒店去吃涮羊肉。

看着火锅蒸汽中的杨虹那红扑扑的脸，他觉得那个蒜头鼻子

很可爱，他甚至有要亲一下那个蒜头鼻子的想法。此刻，那蒜头

鼻子正渗出细密的汗珠。

他说：你真行。怎么说贷款就贷来了。

杨虹听后哈哈大笑：你真以为我是刚办的啊？我一周前就开

始办抵押，老头子他们都不知道，我是把我家的房证偷出去抵押

贷款的。

麦天德担心地说：老爷子早晚会知道的。

知道就知道。你不用害怕，这事有我兜着。

他们吃得都很开心，这是正、副经理间的第一顿工作餐。那

时廖论还没有来，廖论来是半年以后的事。

麦天德的感觉没错，杨虹的确泼辣能干，敢抓敢管。她除了

将原有的五个部室全部实行承包外，还建议成立了一个女子摩托

车队，隔三差五这些清一色的姑娘穿着鲜艳的服装，身佩广告绶

带，绕这座城市的主要街道跑上一周，又威风又风光。而那个有

蒜头鼻子的杨虹就总是大模大样地开在最前头。

廖论来了以后，事情有了点变化。按照分工，她侧重抓人事

和财务，外面的事主要交给廖论。除了女子摩托车队以外，她几

乎无法参与进去。

那段时间里，她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

图书馆那种近乎封闭的气氛中。杨虹由此便有点嫉妒和迁怒于廖

论，每当看着廖论忙忙活活地进进出出时，她就有一种要在那个

上扬的下巴上揍一拳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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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讲座搞不搞了？

后来，事情变得微妙起来。她发现总经理麦天德有意无意地

有点冷淡廖论。

他开始讨厌廖论了。直觉告诉杨虹，杨虹是不会放过机会

的。

杨虹故意有事没事地往麦天德那儿跑，她有时候也能感觉到

麦天德看她的目光还多了点别的东西。

杨虹暗自高兴，她知道自己还有几分魅力。那时候，夏天快

要结束了，天气已经变得极为温和，甚至有一点点凉爽。杨虹开

始拼命地购买时装，她不断地变换着套裙的样式。

杨经理，你越来越漂亮了。财务科出纳员小白真诚地说。

是吗？她低头看了看，抬起头来的时候，脸更加红润光泽

了。

走进麦天德屋里的时候，她觉出了麦天德惊讶的目光，这正

是她所追求的效果。

嗬，蛮漂亮。麦天德说。

杨虹说：别逗了，我这丑八怪样我自己知道。

麦天德说：真的，其实你气质挺好的。

麦天德瞅她的目光有些火辣辣的。她看他正鬼头鬼脑地看她

的大腿，就故意把大腿露了露，嘴上却在唠工作：廖论原来说的

请专家进行

搞，搞。怎么不搞呢。麦天德走过来，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她没有动。

这事由你来搞，行吗？她觉得麦天德抓在肩上的手越来越

紧。她听见麦天德说话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飘飘的，

像喝醉了酒一般。她猛地站起身来，推开麦天德的手。

就在这一刻，她看见小白慌慌张张推开了门。小白愣愣地站

在门口，脸一红，又慌忙把门关上了。

杨虹匆匆走出门去。

麦天德在背后说：怕什么？又没什么事。



办公室主任陈方虎

小白是来告诉廖论携款逃跑的事的。杨虹跟出去的时候，她

才低着头在走廊上说了。

由于这件事的突然出现，把公司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

去。杨虹利用这件事轻而易举地把小白开除了。

又过了半年左右，杨虹也辞职不干了，自己去开办了一家霓

虹广告公司。

走的那天，麦天德问：你是生我的气了？

杨虹瞅着窗外说：不是。我只是想自己干点什么。

窗外已是秋天，没有落光叶子的树木垂头丧气的，好像无力

面对即将到来的季节的摧残。

麦天德说：也行。好合好散。我得把你的钱还给你。

杨虹也没推辞，接过麦天德递给她的钱噔噔下楼去了。

和来的时候一个样。

的确是个怪女人。麦天德望着她走在秋天里的背影想。

办公室主任长得胖头胖脑，姓一个古古怪怪的复姓：陈方

叫陈方虎。

许多人没听过陈方这个姓，只知道诸葛、欧阳、皇甫什么的

是复姓，没有多少人知道陈方，都以为他姓陈。

每当这时，他总是极认真地纠正：我姓陈方，名虎。

一副有学问的样子让大家不知该不该笑。

陈方虎是麦天德的一个亲戚推荐来的。他原在一个麻袋厂的

保卫科当科长，因为偷了十几条麻袋换酒喝被开除公职。

亲戚说：陈方虎人挺厚道，只是家里穷点，好闹点小便宜。

他就是嘴馋点。

麦天德见到陈方虎时，陈方虎果然一副憨憨的样子，一点也

看不出保卫科长的影子。他冲着麦天德一声不吭，只是一个劲儿



和畏惧。陈方虎自是

地傻笑。

麦天德说：能喝酒么？

亲戚说：能。半斤吧。

他转向陈方虎，陈方虎就说：没个准，看情绪吧。

麦天德说：行。你就在办公室，主要陪客人。

办公室原来也没有主任，陈方虎就在名片上印上主任的头

衔。

有一次麦天德看到了，就问：谁让你印上主任的？陈方虎立

刻诚惶诚恐地说：这主要是为了工作。

他的脑门上渗出了汗珠。

麦天德也没再问，外人也不知道究竟，就主任主任地叫着，

一来二去也就把他当成办公室主任了。直到他调出这个单位，麦

天德也没有正式任命过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充其量是个代理的。

陈方虎是个很会看风使舵的人，你也可以认为他很聪明。比

如他在对待人上，绝对能准确地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是

麦总喜欢的人，他都高看一眼，一旦风向有变，他又将眼皮抬起

来，装出一副不认识的样子。他有时候这屋逛逛，那屋走走，背

着手，很有点小人得志的意思。

背后他总对别人说：麦总是我表哥哩，你知道么？

别人自然信以为真，对他多了几分小

高兴，有时候就哼哼呀呀的，总显出一副满足的样子。

陈方虎是真的喜欢喝酒，他对酒到了一种迷恋的程度。他大

概很喜欢酒精刺激下的那种麻醉状态。

他每次喝酒都很贪杯。一看到酒，他就目露光芒，精神焕

发，十二分的豪爽和热情，死磨烂缠地劝人家喝酒，有时候甚至

闹得客人很反感。麦天德为此曾批评过他。

陈方虎还常常闹出笑话。

有一次他喝多了酒，居然跑到楼前与他家对应的那个门洞擂

起门来。半夜三更的，那家男人气冲冲地推开门：砸什么砸？



陈方虎醉熏熏地摸摸裤腰上的钥匙，有些莫名其妙：怎么

⋯⋯你是谁？

男人说：去你妈的。

男人推了他一把，他跌跌撞撞走下楼去，酒才有点醒过来。

第二天他当笑话学给大家，大家都讪讪地笑着，没有好眼

色。

麦天德起初对他比较信任，后来不断有些反映到他的耳朵

里，他觉得这个人无非是好吹吹呼呼罢了。

直到那次购买录相带的事发生了，他才下了决心。

那天，他让陈方虎去买几盘录相带，买回来后交给影视部不

大一会儿，影视部的小张就找到了麦天德：麦总，这带不能用。

麦天德看了看那些录相带，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唬着脸把陈方虎叫到办公室。

怎么回事？他敲着录相带问。

陈方虎立刻现出了憨相：录相带？你让我去买的呀。

他以为他还会顺利滑过去的。

麦天德说：你明天不要上班了。

陈方虎这才觉出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连忙扑通一声跪在地

上，带着哭腔说：“麦哥，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你再给我一次

机会吧，我不是人还不行吗？”

他打着自己的嘴巴子，从兜里掏出些乱七八槽的钱来，说：

就这些。我花了点，就剩这些。那个营业员说都是一样的东西，

买她的有回扣，我就买了。

麦天德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再发给你一个月的工资，然后

你该干啥干啥去，我这是私人公司，不能容忍任何坑害我的人。

陈方虎知道留下已是无望，就可怜兮兮地凑到麦天德跟前

说：麦哥，你别对大家说什么原因，我悄悄地走，行不？

麦天德纳闷地问：为什么？

陈方虎不好意思地说：我背后里总说你是我表哥，他们都当



真哩。你要是这么绝情，谁还会跟你干？

陈方虎抹了一下眼泪，圆圆的脸变得有些花。

麦天德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你去学学开车怎么样？咱们过

两天进两台桑塔纳。

哪知陈方虎却不屑地说：开车？我才不干呢。

转身愤然离去，再也没有消息。

接替陈方虎位置的是个大学毕业生，这毕业生很令麦天德满

意。仅仅干了半年，他就正式任命那小伙子为办公室主任了。



瓷器的声音

岁，女

郗文娟得知自己成为下岗人员的消息是在冬天的一个中午。

那天，经理冯淑兰一大早就到公司开会去了，说是人员精简的

事。整个上午郗文娟都心绪不宁，她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烦

躁地在柜台里来回走动，什么也干不下去。日杂公司下属的门市

部人员精简的消息早就像雨天的霉气在下面悄悄传播，大家只要

有空闲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胡乱猜测。郗文娟听到的消息更不

乐观，据说这次精简是以年龄划线，男 岁全部下

岁。岗。郗文娟刚好

窗外的雪，可能已经停了，强烈的反光使窗户上看上去显得

特别明亮，好像那里在发光似的。屋里的暖气嗞嗞响着，却一点

也不暖和，空空荡荡的店堂里一个顾客也没有。郗文娟所在的这

家商店，是日杂公司下属的一个门市部，以经营日用杂品为主，

头几年效益还行，现在越来越不好了，郗文娟负责的这个陶瓷组

已经一个星期没卖出几样东西了。

人高马大的于雅琴正大着嗓门和卖鞭炮的王桂芬争论着什

么。也真是，过去鞭炮由日杂公司专营时，一到过年过节简直成

了门市部的支柱商品，王桂芬也牛得不得了，找她给亲戚批点鞭

炮烟花，她把脸仰得老高。自从政府公布了禁止燃放鞭炮的政府

令之后，那儿也一下子冷清下来，现在就几乎要黄摊了。

郗文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柜台，那些坛坛罐罐和碟子碗筷整

齐地排列着，许多商品已经蒙上了灰尘，仿佛成了旧物商店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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